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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勇、张桂林、陶冶

盛夏时节，长江重庆涪陵段南沱镇睦和村的
江岸边，200 多亩荔枝成熟了。“妃子笑”“带绿”
“绛纱兰”“糯米糍”等六七个品种的荔枝挂满了枝
头……睦和村的村民们迎来了又一年的丰收。

榨菜这一“国民下饭菜”出自涪陵人人皆知，
但要说涪陵产荔枝，恐怕大多数人都未曾听闻，甚
至不少重庆人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然而，据史书记载，涪陵和荔枝的渊源早在
1000 多年前就已结下。唐天宝年间，让杨贵妃“心
心念念”的荔枝，很可能就来自长江与乌江交汇的
这片沃土。

一骑红尘妃子笑

荔枝缘从巴蜀来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晚唐诗人杜牧的名篇《过华清宫》，让世

人知道了杨贵妃吃荔枝的嗜好。
对杨贵妃爱吃荔枝这件事，《新唐书·杨贵妃

传》记载：“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驿传送，走
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唐玄宗这一滥用国器“花样宠妻”的行为，成
了劳民伤财、荒弛朝政的负面典型，但贵妃所吃荔
枝究竟从何而来，却成了一道“世纪猜想题”流传
至今。有荔枝生长的地方，都愿意贴上贵妃“特供”
的标签。

经文史学家对不同朝代各类史学典籍的梳
理，大致有福建说、两广说和巴蜀说三种意见。其
中，贵妃吃的荔枝来自巴蜀之涪州（现重庆涪陵），
有比较过硬的“证据”。

首先，虽然现在川渝两地的荔枝产量不大，但
唐代的巴蜀大地是与岭南齐名的荔枝“主产区”。

在唐代，对荔枝情有独钟的不止杨贵妃，大文
豪白居易也是历史上荔枝的超级“粉丝”。在被贬
江州（今重庆忠县）期间，白居易专门让画工出了
一本关于荔枝的图集并亲自作序，即为著名的《荔
枝图序》。序中开篇即讲明：“荔枝生巴峡间”，这证
明当时长江三峡一带是产荔枝的。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教授曾对
历史上四川荔枝的种植和分布进行过细致的考
察。唐宋时期，北纬 31 度以南的成都、重庆、宜宾、
泸州、涪陵、乐山、万县和雅安等地的河谷地带均
有荔枝种植的记载。其中，北纬 30 度以南的宜宾、
泸州、乐山和涪陵四地产量最大，质量最好。

蓝勇表示，荔枝的生长需要基本的热量条件，
但历史气候研究表明唐代是中国的一个暖期，气
候比当代温暖，因此唐代四川盆地内大面积的荔
枝分布，恰好是当时荔枝生长的北界。

其次，更为关键的一点，相较福建、两广地区，
巴蜀地区离长安从距离上更近一些，便于杨贵妃
吃到更新鲜的荔枝。

众所周知，荔枝有一个特性——不易保存，白
居易在《荔枝图序》中言：其果“如离本枝，一日而
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
尽去矣”。

历史地理爱好者分析，按照现在冷链快递的

速度，要从福建、两广把荔枝发到西安，至少也要
两到三日。而在唐代，即使通过急驿，岭南的新鲜
荔枝在四五日内送抵长安基本没有可能。所以，贵
妃所食荔枝，应来自他处。

近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严耕望先生在他的名
著《唐代交通图考》里专门有一章《天宝荔枝道》，
仔细分析了贵妃吃的荔枝从何而来，他的结论即
是：重庆涪陵。

唐人不说宋人说

荔枝道千古之谜待解

大面积种植规模加上离长安最近，涪陵的荔
枝有充分理由成为贵妃“岁贡”。史书记载，唐玄宗
为此颁旨自涪州设专驿直通长安运送荔枝，后世
称为“荔枝道”。然而，关于荔枝道的历史认知，不
同朝代有不同看法，还有不少谜底尚未揭开。

其一，历代史学家对比了唐人和宋人关于荔
枝进贡的记载后，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唐
人多言荔枝来自岭南，而宋人多云荔枝来自巴蜀，

这意味着唐代的人貌似并不认可杨贵妃吃的荔枝
是从“荔枝道”来的。

《唐国史补》云：“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
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也就是说杨
贵妃的儿时经历使得她爱上荔枝，而后来发现岭
南荔枝胜于蜀地，所以由岭南进贡。

与杨贵妃同时期的诗圣杜甫的诗句：“忆昔南
海使，奔腾进荔枝”（《病桔》）“炎方每续朱樱献，皆
是岭南贡荔枝”（《解闷）》，也认为荔枝来自岭南，
而非巴蜀。

不过到了宋代，有了白居易关于荔枝“三日而
味变”的科普，大家更倾向于巴蜀说。苏轼《荔枝
叹》中写道：“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并特别注释说：“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支，自子午
谷路进入。”

其他典籍包括成书于南宋、由王象之编纂的
《舆地纪胜》更详细记录：“妃子园在（涪）州之西，
去城十五里，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唐杨妃所
喜。”

而我国古代第一部荔枝农学专著蔡襄的《荔
枝谱》也记录：“唐天宝中妃子尤爱嗜，涪州岁命驿

致。”
最清楚情况的唐人却不愿承认荔枝自巴蜀

来，不知是何故。
其二，《舆地纪胜》记载：“杨妃嗜生荔枝，诏

驿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
三日，色香俱未变。”而在其他史料中，从涪陵至
长安，五日、七日说法皆有之。

试想一下，在没有现代冷链技术的唐代，如
何在盛夏时节从炎热的长江沿线将荔枝完好送
到长安，古人的保鲜技术不是一般地厉害。

对荔枝古道有所研究的涪陵区作协主席李
世权介绍说，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认为，新鲜荔
枝连枝一块摘下，装入粗大的楠竹筒中，两头用
湿润的黄泥封住，再用棉被裹之，就能起到“冷
链”之效果。

然而，苏东坡《荔枝叹》中“永元荔枝来交
州”，表明早在东汉时期就有来自两广乃至当今
越南地界的荔枝进贡，说明对于荔枝的保鲜技
术，前人早就花了不少心思，因此进贡贵妃的荔
枝是否还有更加“先进”的保鲜方法，至今仍是
一个谜。

昔日劳民伤财果

如今百姓摇钱树

无论如何，成为朝廷贡品，使得涪陵荔枝名
盛一时，但也给涪陵的百姓带来沉重负担。不管
天旱地涝、病虫灾害，奉天命种植的荔枝，不容
有半点闪失。

而为了运送荔枝，沿途驿站和百姓也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杜甫在诗中就有“忆昔南州使，
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中，至今耆旧悲”的记载。

公元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杨贵妃随唐玄
宗逃离长安，在马嵬坡香消玉殒后，涪陵荔枝园
逐渐冷落、荒芜。到宋代，《舆地纪胜》记载，那时
荔枝园仍有荔枝树百余株，“颗肥肉厚，唐贵妃
所喜”。到明代时，只剩下一株唐代荔枝树。至清
初，涪陵已无荔枝，但荔枝园犹存。清朝咸丰年
间，涪陵知州姚兰坡曾在荔枝园建亭，种植荔枝
树，不久因故被毁。此后，荔枝园旧址被岁月风
雨冲刷，零落得无处寻觅踪迹，空留下一个让人
叹息的地名——荔枝园。旧时涪陵八景之一的

“荔浦春风”，也随之徒有虚名。
直到 2000 年前后，借助三峡移民搬迁产业

发展需要，在涪陵沉睡百年的荔枝终于又“复
活”了。在长江畔的南沱镇睦和村，当地村民通
过引种，逐渐发展起来超过 200 亩的荔枝。从
2016 年开始，村里还搞起了荔枝采果节。

全国人大代表、睦和村党支部书记刘家奇
告诉记者，现在全村有荔枝 220 余亩，品种以
“大红袍”“糯米糍”“妃子笑”“绛纱兰”“大丁香”
“带绿”等为主，今年产量预计四万余公斤，采摘
时间可持续到 8月底，全部售卖完能让种植户
增收近 80 万元。

除了荔枝产业，对荔枝古道文化的进一步
挖掘也成为涪陵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

涪陵区文旅委党委书记王海燕分析说，荔枝
古道以涪陵荔枝园为起点，经现在的重庆市长寿
区、垫江县、梁平区，四川省大竹县、达县、宣汉县、
平昌县、万源市、通江县，陕西省的镇巴县、西乡
县等十余区县市，最后到达西安，全程 1000 余公
里，是唐代最繁华的驿道。荔枝道的兴起，固然
是因为封建王朝的骄奢淫逸，但客观上也促进
了川陕间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1000 多年来，
一直繁盛不衰，成了中国西部古代交通要道。

李世权表示，如今，曾经盛极一时的妃子
园，已被城市街区所覆盖。荔枝古道在涪陵区境
内未考证出明晰的线路，仅在百胜镇丛林与长
寿区交界之处，存有青石板铺就的长约 150 米、
宽约 1 米的古驿道遗迹。石板经过 1000 多年岁
月的打磨，通体光滑圆润，中部凹陷，最深超过
5 厘米，足可见曾经的炽热与繁忙。

近年来，荔枝古道在四川省及其相关地市
县备受重视，已被纳入古“蜀道”，一起申报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涪陵区委书记周少政表示，下
一步，涪陵区也将系统整理和挖掘与荔枝园、荔
枝古道相关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线索，开发荔枝
旅游资源，挖掘荔枝古道文化内涵，让荔枝从旧
时“妃子笑”成为新时代的“百姓笑”。

这里有国民下饭菜，还有“杨贵妃最爱”
——涪陵走笔

▲大图：重庆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荔枝种植园。 小图：7 月中旬,睦和村村民用背篓运送刚采摘的荔枝。本报记者刘潺摄

本报记刘芳洲、周勉

盛夏时节，前往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战胜利
受降纪念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驻足在纪
念馆园区南部的一排房屋前，静静观赏屋内悬挂
的 19 幅受降油画。

这 19 幅油画平均尺寸 6 平方米，出自 70岁
的芷江籍画家钱德湘之手。自 2008 年起，他和夫
人谭明利奔波于中美两国之间，搜寻史料，咨询专
家，画下了芷江受降、枣庄受降、“密苏里号”受降
和中国战区 16 个对日受降区的受降场面。

“这 19 幅画真实全面地还原了受降场景，它们
是对历史的交代，更是对后人的警醒。”钱德湘说。

从未忘记的梦想

1945 年 8月 21 日，一架日军零式运输机在
中美空军混合编队的六架战斗机押送下，载着侵
华日军代表飞抵湖南芷江。日军降使今井武夫一
行奉冈村宁次之命向中国军民投降。其后，日军分
16 个降区、101 处开始缴械投降。

那一天，芷江大街小巷满是庆祝的人群，大家
欢呼、拥抱，锣鼓齐鸣，街上铺满厚厚的爆竹纸屑。

五年后，钱德湘出生在这个曾经的盟军空军基
地、湖南西部的侗乡小城。“抗战故事我听了太多，脑
海中时常想象过去的画面。因为父亲在芷江机场附
近工作，我天天都在‘飞虎队’驻扎过的地方跑着玩。”

对于热爱画画的他来说，家乡的山水与风土
人情仿佛一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水井，他
听历史，画民俗，成长为热爱艺术的青年。

1968 年，钱德湘下乡插队，遇到了一个志同
道合的长沙知青。年轻的他们对艺术创作充满激
情，这名长沙知青对钱德湘说，“真希望你能用油
画重现芷江受降的场景。”

这句话仿佛一颗石子，在 18岁的钱德湘心中
激起久久无法平息的波澜。

“从那时起，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抗战时期与
芷江有关的一切资料，文字、照片、甚至亲历者的
口述。”钱德湘说。当地文化馆馆长将珍藏的几张
照片赠予他，并说，“如果有人能画出芷江受降，我
希望那个人是你。”

1974 年，钱德湘前往湖南师范大学读书，毕

业后留校任教，后又在来自波士顿大学的访问学
者引荐下，前往美国创作、办展。

时光荏苒，钱德湘每次回到芷江，都会到机
场、“受降纪念坊”“受降堂”等地方看一看，这里曾
经历了炮火的无情肆虐，也见证过中华民族的苦
难和重新崛起的时刻。每一次，钱德湘都有新的感
悟，梦想的种子不断萌芽。

最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
长吴建宏成为点燃火种的人。

2008 年，钱德湘再次回乡参观受降纪念馆，
此时的他已在油画界颇有名气，他的作品在海内
外均有展出，也受到许多收藏家的追捧。吴建宏看
了他的画册后，激动地说：“您笔下的人物如此生
动饱满，能不能请您画一张芷江受降的全景图，今
后在纪念馆展出？”

等待了 40 年的机会终于到来，钱德湘毫不犹
豫地答应了。这是吴建宏的请求，更是钱德湘对故
土难以割舍的留恋和他记录激荡历史的家国情
怀。“我没有忘记我的梦想，这件事一定要全力做
好。”钱德湘说。

从第一幅画到“还原历史”

旅美多年，钱德湘看过许多外国画家笔下的
历史题材油画。“外国人的历史画大多是鸿篇巨
制，格局大、场面大，芷江受降也一定要是这样一
幅‘重头’作品。”

虽有高超的绘画水平和坚定的决心，可钱德
湘手头的资料却很少——几张黑白照片、一些文
字材料，远不能达到绘制巨幅油画的要求。成稿之
前，他要拟将近一百张草稿，而这一过程最需要的
便是原始视频。

当他向吴建宏提出寻找芷江受降原始视频
时，这个想法与吴建宏不谋而合。

“我找视频找了很多年，托人在日本找过，也
亲自去台湾找过，都没有结果。”吴建宏说，在他去
台湾寻找视频的时候，一些参与过受降的军官后
代提醒他，应把目光转向美国。

吴建宏把这一消息告诉了钱德湘，请他务必
在美国寻找到这一珍贵的历史资料。钱德湘四处
打听，只有一位日本学生给了他一段十几秒的视
频，在那段视频中，今井武夫俯首低头，神情沮丧，

坐在今井武夫一侧的日军参谋桥岛芳雄神色慌
张，不停用手巾擦拭额头上的汗。

短短十几秒的视频，钱德湘看了无数遍，直到
画面一帧帧地印刻在他脑海中，“情绪的细节富有
张力，对比之下更能凸显胜利的主题。”利用有限
的资料，他用近一年的时间拟了大量草图，就连画
中记者使用的老式相机、打字机、挂钟、桌椅等物
件，他都专门在集市找旧物反复描绘练习。

2009 年，钱德湘和夫人谭明利回到国内，在
北京宋庄租了一间画室，用一年的时间将芷江受
降油画完稿，在抗战胜利 65周年之际捐赠给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

这幅长 7 米、高 3 米的油画巨制，画中气氛凝
重肃静。左边记者席上，国内外记者一致向前的目
光将人们的视线引向画面中心——三张铺着白布
呈梯形摆放的木桌，右边是中方受降席，对面是日
方投降席，中间则为观礼席。

墙上的时钟指向 16时 40 分，这是一个值得
永远铭记的时刻。

中方代表气宇轩昂，而日方代表则神情慌张。
正如今井武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的，“作为战败
国使节，我们等于铐着双手来中国投降。”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幅芷江受降油画不仅吸
引了众多观众和媒体的目光，中国空军美国志愿
援华航空队（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和
孙女卡洛韦都对其赞赏有加。

“陈香梅女士还认出了画中的一些人物，这让
我更加坚定了用油画还原历史事实的信心。”钱德
湘说。

既然要还原历史，何不将视野放到全国，乃至
全世界？钱德湘与吴建宏商议，将 1945 年的 16 个受
降区举行的受降仪式全部以油画的形式展示出来。
届时，观众可以在一个地方看到所有受降场面，感
受一个个历史画面拼凑起来的壮阔胜利场景。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也必是一个艰难的过
程。这条路要用多久的时间走完？钱德湘的答案是
十年。

“必尽之责”与“意外之喜”

“画历史画面一定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首先
要做学问，这是艺术家的良心与责任。”钱德湘说。

画出 16 个受降区的受降仪式意味着海
量的资料收集。寻找资料的主力是钱德湘的
夫人——精通英语又善于梳理总结的谭
明利。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搜集所有有关抗战胜
利的资料，因此我对国内外的抗战网站和组织
都非常熟悉。”谭明利说，每当钱德湘要构思下
一幅画，她都要提前两三年开始阅读资料和搜
索，并且建立资料文档。

谭明利说：“除了在网络上搜索，我们每到
一个城市，第一站都是图书馆或者博物馆。”

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谭明利发现，有些图片
资料和文字介绍存在“张冠李戴”的现象，而积
累多了之后，谭明利往往一眼就可以发现哪些
资料“图文不符”。她认为，艺术家有责任来表达
历史，但一定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

就这样，一个个细节被他们“挖”了出来：受
降地点与受降官员的临时更改，受降场所的场
景布置，在场人物的情绪与动作表达……杭州
受降、太原受降、济南受降，一幅幅油画接连诞
生了。

“有段时间，我做梦梦到的都是受降仪式上
的人。”钱德湘说。

他们从未放弃对原始视频的寻找，可在美
国的网站上，输入汉语拼音“Zhijiang”后，与之
相关的内容几乎没有，这让他们的找寻一度陷
入僵局。

此时，一个威妥玛拼音成了突破口，也让他
们有了意外收获。

“我在一份美国飞虎队队员写的回忆录上
发现，美国人将芷江称为‘Chihkiang’。”吴建宏
说，发现了这一信息后，他马上联系了钱德湘夫
妇，希望他们按照这个拼音进行搜索。谭明利也
随即行动了起来，经过她的查找，最终他们将目
标锁定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

在前往华盛顿之前，谭明利做了充足的准
备。她将“1945 年、芷江、受降、今井武夫、萧毅
肃”等关键词写下，并预想了多个原始视频可能
的文件名，“我足足准备了八页打印纸”。谭明利
说，“档案馆里的资料绝对是海量的，我们一定
要打有准备之仗。”

按照谭明利提供的关键词与文件名，工作

人员找来了足足一车的光盘和胶片，挨个播放
给他们。第一个视频的内容是南京受降，第二个
是广州受降，而播放到第三个的时候，一个熟悉
的受降场景出现在了钱德湘夫妇眼前。

画面中的桥岛芳雄抬起手擦了擦额头的
汗，这个动作仿佛一道闪电，在钱德湘的心中无
声炸开。

那一瞬间，钱德湘感觉自己的每一根血管
都是滚烫的。“当时心跳都加速了，我喊出来
了——这就是芷江！”

接下来，当镜头转向室内，熟悉的布景和人
物同时出现，钱德湘再也难忍心中的激动。

“就是这个！”夫妇二人一瞬间不知说些什
么，只是对工作人员重复着：“Copy！Copy！”

2014 年，他们将视频“护送”回了国内，这
是他们的“意外收获”，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
我国抗战历史影像资料的空白。

“有了丰富的资料后，我每次都会从不同的
视角创作几十到一百张草稿，再咨询很多研究
历史的专家，最后选择一张最符合历史事实
的。”钱德湘说。

得道者多助。钱德湘将这 19 幅油画称为
“集体创作”。由于他经常在旧物市场淘一些与
二战相关的物品，有一个美国店家将店内所有
的飞虎队袖章等配饰全都无偿赠予了他。“我把
这看作是人们对历史的敬畏。”

今年，钱德湘的 19 幅油画全部完工。这其
中有宏大的横版画，也有纵深的竖版画。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正在扩建场馆，以
便更好地展出。

“艺术的塑造比照片更有感染力，油画可以
通过画家的构思把人物的精神表达出来。这些
画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资料，也留下了民族的
抗日精神和家国情怀。”钱德湘说。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之际，钱
德湘夫妇再次回到了芷江，来到了受降纪念馆。
在 19 幅油画前，他们和游客一样难掩内心的
激动。

在他们身后，一群孩子好奇地打量着油画；
一位父亲给年幼的女儿解释何为“受降”。多年
后，已经长大的他们将会明白，在这里感受到的
一切，是一种名叫“和平”的力量。

生于“受降之城”，19 幅油画巨制还原对日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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